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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睡不着，在炕上翻

来覆去。他以为这样凉快

又宁静的深夜也许只有他

无法入眠，实则不然。他

叫陈赌，旁边这个正打着

鼾 呓 语 的 ，是 他 的 养 父

——陈笃定，这个夜晚，也

许只有他半边身子都麻

了却假装安然入睡。

故事要从二十年前说起，那时候

陈赌还不姓陈。三十好几又家徒四

壁的陈笃定还改不了每天去赌坊玩

几把的毛病，村里的人自然也都不愿

把闺女许给他，陈笃定始终过着一人

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直到有一天，

村那头屠夫与他在赌坊起了冲突，最

终以一局赌来收场，陈笃定豁出去赌

上自己的一只手臂，而屠夫押上了被

算命先生说成会克死家人的幼子。

结局是陈笃定赢了，挑衅又得意

地抱着孩子回了家。他给他取名陈

赌，他的孩子是用一场豪赌换来的。

村里人都没想到陈笃定会将这孩子

视如己出，戒赌攒钱来供他读书。自

此，这个家开始像样起来。虽然有些

穷苦但父子俩日子也算过得其乐融

融，昨天早晨还收到了陈赌重点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

一整天，陈笃定拿着儿子的通知

书，逢人就迎上前去明里暗里夸陈赌

聪明有出息。陈赌的生父却偷偷去

找了他，希望他认祖归宗并表示陈笃

定家境不济，肯定交不起学费。生父

说得深情并茂，陈赌有些动心。

第二天陈赌醒来时，太阳已经升

的老高了。陈笃定不在家，餐桌上的

饭菜用开水捂着还是热的。他突然

有些不安，随便扒了两口便想出门找

养父。刚走出院子，陈笃定牵着一只

狗崽悠哉地回来了。

院子里，陈笃定笑呵呵的逗着狗

说道：“这是今天去赌坊赢来的，我叫

它骰子好了，陈赌啊，你呢也确实该

任祖归宗喽！我有骰子也就不孤单

了。”陈赌看着故意笑得一脸灿烂的

养父，艰难地开口：“爸，我以后会来看

你的。”说完去屋里草草收

拾了东西，走了。陈笃定

看着陈赌的背影，落寞地

靠在门口，许久，他抱起骰

子佝着背踱进屋。

陈赌在生父家呆了半

个月余，尽情享受到富裕

人家的生活，天伦之乐几

乎让他忘了养父。生父的寿辰，他清

早出门选礼物。兴冲冲地跑到家门

口时，大哥正冲父亲吼道：“爸，你怎么

又把他弄回来了，我们迟早都被克

死。”生父悠悠的回道：“听说他在城里

读高中时县长的小女儿喜欢他，我不

是希望拉拢县长，帮你在城里找个好

差事嘛。他又考了大学，以后全家沾

光，过两天就说为了他安心学习在镇

上租个小房给他住，这么远总克不着

我们。要说陈笃定也是够蠢，把一辈

子积蓄都押在别人儿子身上，呵呵。”

陈赌的心猛地一颤，想起小时候

陈笃定倚在门口等他放学，一把抱住

他激动地喊着儿子你是我儿子的情

景。他扔掉手上刚为生父买的新式

打火机，转头就跑，他想快点回家，跪

在养父面前，告诉他陈赌只有陈笃定

一个父亲。 （指导老师：吴资）

父 亲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宋永艳

河岸妇人阵阵捣衣声，是时光

回溯的脚步

搁浅的芦苇丛，藏匿了清晨渔

民的吆喝

和另一个相交的时间轨道

我曾吻过故乡的河水

这苗家的巫水，哺育了无尽的

苗家人

那胶着在这片神秘又旷远土

地上，生儿育女的苗疆人

发端？去处？只知路过家乡，

也途径我的过往

我们所能遇见的便是目所能

及的现实，错过的便是昔日

我在异乡掬起一轮月光，清澈

得如同巫水的倒影

但这没有萤火虫与月争辉，浸

润巫水呼吸的排歌

醉醺醺的虾米一跃，跳进我的碗

长铺镇街巷铺设的青石，也再

没有那么厚重的

那斟满米酒与眷恋的巫水河

呀，染绿了我的思绪

流淌着我的衷曲，静默着年岁

的沧桑

我高举游子的羽觞，窖藏着陈

年的叹息，尽数洒入他乡

它不会倒流，但会有一缕水蒸

气带回整个我

带回那在往昔流浪的，巫水河

◆诗园

巫 水 河
武汉大学文学院 苏柯臻

龙应台的文字仿佛是幽静山间

的一所木屋，屋前流淌着潺潺的泉

水。掬一捧泉水，便能感到一缕缕澄

澈顺手心缓缓淌下：“我慢慢地，慢慢

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

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

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段，看着他逐渐

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

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仔细想想，似乎真的是这样。年

幼时的我，总是到离父母很远的地方

去求学，而顺着我离去的背影一直倒

退回去就会发现，在某个隐蔽的角落

里，总有一个或两个人，他们的目光，

从我出现在这世界上时，就从未离开

过。他们或许期待我的一个回眸，或

许渴望我的一丝留恋。可年幼的我哪

里知道人生的短促与无奈？即便如

此，每一次触及他们的目光时，里面却

还总是含着说不清的深情与期盼。

我长大了，到长沙读书。父亲为

了给我一个好的生活条件便到外省去

打拼。为了多挣一些钱，每个月才回

来一次。我知道父亲的离开是为了这

个家，可我还是舍不得他。父亲去上

班的那天，我照例都是在家的，也照例

是要送我的爸爸。在阶梯的拐弯处，

在地铁的进站口，在某一个雨天的出

租车旁……当他转身离开的那一刹

那，我的心中仿佛空了一般。望着他

高挑厚实的背影渐行渐远，我欲言又

止，不听话的眼泪总在眼眶中打转。

父亲留下一串脚步声和往日在一起开

心的欢歌笑语，让我和弟弟，妈妈非常

心碎却毫无办法。我相信父亲也是不

想离开的，他的心中一定也充满了无

奈与不舍，他一定也欲言又止，一定也

希望时间更慢一点吧？爸爸提着行李

箱开门准备走下楼的那一瞬间，在我

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是一种

不可磨灭的心痛。真的是这样：“有些

感受只能一个人体会，有些眼泪只能

一个人流，有些痛苦只能一个人承担，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

个人过，有些路啊，真的只能一个人

走。”我的爸爸，为了我们这个家，甘心

情愿的用这种人生最痛苦的途径换回

了很多的财富；为了我和弟弟的健康

成长，他把自己年轻的生命一点一滴

的耗尽，成就了我们平平稳稳的生

活。明白了这些，也算是真真正正的

成长了一些吧。

《目送》的故事目前还不属于我，

但珍惜的种子却在我心中发芽。父

母送孩子时，可能无法将孩子追回；

可孩子送父母时，一定要学会追，学

会珍惜！生命是一条无法回转的轨

道，父母的老去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已

悄然来临。学会珍惜，争取不要留下

遗憾，更不要造成“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局面。

（指导老师：刘纪新）

◆感悟

追追
长沙市芙蓉中学初二6班 肖 瑶

下过一夜的春雨，泥

里探出一个小脑袋，那正

是小草。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许多

植物都在今夜生长了起

来，在那角落里的小草，

也不甘落后。即使身居

一隅，也要挺直身子，努

力地感受阳光。在阳光

的沐浴下，小草逐渐变得

嫩绿起来，充满生机。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

木阴阴正可人。”在七月的

盛夏，毒辣的太阳照射在

各种植物的脸上，所有植

物都发出抱怨，抱怨这天

气太热，抱怨这里水分太

少，抱怨这儿没有春天宜

人……纵使再多不优越的

客观条件，那颗小草皆沉

默不语，它用自己星星点

点的翠绿，为大地织就一

块郁郁葱葱的地毯。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

尽江南草未凋。”漫长的夏

天过去了，许多植物都逐

渐衰落，树是黄的，天是黄

的，地也是黄的。整个季

节，都笼在一片金黄之

下。但那草居然没有变

黄，它依然顽强地生存着，

吸收着阳光雨露，不卑不

亢、铺青叠翠。有植物问

它：“你为何如此顽强地生

存？”它笑而不答，内心却

满怀着对生活的憧憬与向

往。凭着这股劲，哪怕被

秋风逐渐吹黄了身子，吹

弯了腰，它依旧扎根大地，

不屈不挠地俯伏着。

“离离原上草，一岁

一枯荣。”一个顽皮的小

孩来到草坪玩耍，点燃了

一个角落。星火之势可

以燎原，这火力借助风

势，快速燃烧。闯祸的孩

子哇哇逃离，等他带着大

人返回来灭火时，这儿已

不复之前的欣欣向荣了，

甚至都不见草坪的踪迹，

剩下的只有一堆灰土而

已。

“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又是一年春来

到，在那一堆被火烧过的

灰土之下，竟然有一簇簇

崭新的小草冒了出来！

还是去年的角落，还是去

年的草坪，不变的依然不

变！大火过后，小草并没

有放弃生的希望，心里想

着 ：我 要 回 家 ，我 要 长

大！于是，它努力地生长

着，期待着以全新的姿态

呈现在人们面前！

那只是棵小草，再普

通不过的小草，它虽渺

小，却是伟大的！

（指导老师：邓杨津）

◆感悟

那只是棵小草
大祥区第一实验中学七年级273班 李苏宇

“嗒……嗒……”是汗，是泪，漱

漱而下。脚步再累，可别止啊！自己

认定的路，怎能悔？

考场里笔尖触摸着纸面，每个人

都低着头，与眼前一道道题拼搏着。

老师坐在讲台上，懒懒散散的坐姿，

可时不时就有一道鹰般锐利的目光

在头顶巡视着。

我咬着笔头，一手支着脑袋，盯着

卷，左看看，右看看，百思不得其解。

心中纳闷：这一个个字，我都认识，怎

凑一块，我就看不懂了呢？都说人多

力量大，这字多也是很难搞定的。

我将试卷翻来覆去，这试卷估计

正怒气冲冲，双眼冒火，向我嘶吼着吧！

整张试卷就只剩下这一题了。

“别写了！”这个念头从我心底迅

速放大，可立马被我狠狠踩了一脚，

再泼桶凉水给灭了。

七八岁时，我常和父亲在一起下

棋。一次，我眼巴巴地看着败得一塌

糊涂的棋局，心里淌着长长的泪啊！

随手拈起两颗棋子，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放下，然后再一副孤注一掷

地模样看着爸爸。

老爸冷冷地吐出三个字：“拿回

去！”

“没关系的。就这一次，我保证就

这一次！”我双眼可怜巴巴地望着爸爸。

“考试允许翻书？就算允许翻

书，知识你又真完全掌握吗？”父亲严

肃地看着我，收起眼中的那抹宠溺。

“那我不玩了！”我耍起泼来。

“自己选的路，再怎么糟糕也得

自己走完。”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留

我一个人看着眼前的棋局。

抬手看着手表，看着草稿纸密密

麻麻一片的计算。

“叮……叮……”铃声响起，一片

吁气声，伴着老师浑厚的嗓音，随后

响起。

“收卷！”教室前一秒安安静静，

后一秒鸡飞蛋打，刀光剑影。几个玩

得好的伙伴，拿着小草稿在仔细地对

着答案。

石海那家伙，嗓门鸿亮地吼着：

“第一题A，第二题B，第三题D……”

李辉智路过我的座位，惊讶地看

着我的草稿本。

“你居然把那道题算出来了，好

多人放弃了，那也太难算了，你怎么

算出来的？”

李辉智一个箭步到我面前，指着

草稿本叽哩呱啦地说着。

我只是笑了笑，来到走廊，看着

天。我选择的路，不该有放弃这个词

的。对吗？父亲。我心里暗想。

（指导老师：黄本华）

◆成长

再也没有
大祥一中251班 曾 娜

米勒松开了紧握着青丘的手，提

起暖色调的箱子步上车厢。“我走了，

但我会在晴天回来。”米勒哼起与青

丘初次见面时的小曲儿，在淡淡的空

气里荡漾开来。

米勒耷拉着脑袋，窗外暖融融的

阳光尽情倾泻在油菜花田上，温柔恬

静。它勉强地扬起右嘴角，吮一大口

流浪的空气，快到家了。

米勒步下车厢，春色尚好，有孩童

时的清新模样，身旁一簇簇芦苇发了

疯似的长着，满眼的绿意。它不由自

主地唱起了属于蟋蟀界的颂春，步履

轻快灵动。“拉尔，来了来了！抓紧绳

子，赶快！”一只中年花鼠轻声命令

道。“知道了，爸。”拉尔不耐烦地应道。

米勒正沉浸在春的醉眼中，完全

没有觉察到危险就将来临。“收！”托尼

向拉尔激动地喊道，米勒应声倒下，成

了两只花鼠的猎物。“去，拉尔，翻翻箱

子里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托尼

道。“你总是命令我，我不想这样干！”

拉尔一把扔下绳子气冲冲地走了。“这

孩子，总是不听劝。”托尼一脸无奈。

米勒被托尼带回家，一把拽进一

间小屋里关着，吩咐拉尔好生看管他。

微风从木窗悄悄地溜进，抚摸着

窗台上纯白的蒲公英。米勒眼珠一

转打了个响指，起身摘下一朵蒲公

英，向它倾诉并且托信给青丘。他知

道的，青丘一定会来的。

米勒嘟起嘴呼了口气，蒲公英在

空中如跳动的音符，带着米勒的希望

散向远方。就在这时，下水道的管子

发出细碎的声音，难道是青丘？米勒

往下水管里探进头，刚好和拉尔来了

个亲密接触。“你……你怎么了？”米勒

不解道，“听说每只蟋蟀都会唱歌啊，我

喜欢音乐，可是爸爸说这是没出息的

梦想……”拉尔说着眼眶里噙满了泪

水。“不说我的事儿了，我带你走。”拉尔

牵起米勒的手奔到了绿绸似的草地

上，空气很酣甜，夹杂着果木的清香。

沿着田间松路漫步，一只全身雪

白的狐倏地出现在米勒的面前。真

的是青丘，汗水与泪水在脸上交织，

流下两道透明的白印。

米勒拉起青丘的手，从箱子里拿

出青丘送给它的小木琴，哼起与青丘

初次见面的小曲儿，在温馨的空气里

荡漾开来，荡漾开来。

（指导老师：张勇跃 车富云）

◆记录

琴音荡漾
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174班 李嘉欣

金花楼菜 杨民贵 摄


